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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人彪

江南“贫”雪，雨，却时常倏然而
至。

大多时候，在喧闹的都市里是听
不见春雨的。春雨如羽，如岚，如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喜欢蹲
守在密密的林子里，当渺渺雨丝在树
叶茸茸的叶面上聚结成珠，再也挂不
住了，那穿枝击叶的音响便有如古筝
的弹奏“铮铮”入耳，振动心弦。也喜欢
站在老屋的廊檐下，侧耳谛听雨水在
瓦沟上悄无声息地流动，然后跃然落
入盛接的水缸中，溅起一声又一声的

“叮咚、叮咚”，似空谷传声，声声钻进
心灵的最深处，而悬挂在檐下的那点

“嘀、嗒，嘀、嗒”，轻得似有而无，如游
离的片片思绪，闪现，又闪去。

哦，春雨的演绎何其美好！这之
间，我仿佛看到了东山满坡的桃花徐
徐开放，灼灼其华；看到了“东风忽起
垂杨舞”“深巷明朝卖杏花”；看到了枝
头青涩的梅子、樱桃被点了魔术似地
渐渐泛红，香熟的气息愈来愈浓郁地
在原野上恣意流转；看到了布谷在田
间飞翔，急不可待地唤醒土地，唤醒农
具，唤醒耕作的热情……

如果说，春雨是婀娜妖娆的俏姑
娘，那么，夏天的雨就有点像顽皮的男
孩子了。

阵雨是说不准的，没有该来、不该
来的，忽然就噼噼啪啪地来了，率直得
没有一点征兆，没有一丝扭捏。那些颗
粒粗大的雨点打在水面上，整个湖就
咕噜咕噜煮开了，一派沸腾。若是从前
的乡村，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一两个少
年顶着一张硕大的荷叶浮水击掌，没
有半点杂质的欢笑像是精灵一样在烟
波雾水间来回穿梭。雷雨就截然不同
了，狂风、雷鸣、闪电都是必需的前奏，
它们极尽其能隆隆造势，等到氛围做
足，雨就下来了。不对，雷雨开始时不
是“下”下来的，而是好像从孩子们的
弹弓里打出来，“弹射”下来的。那些充
满力度的雨点疯狂地扫射下来，地面
上薄薄的尘埃便扑腾而起，呛着了鼻
子；一击而中的几片树叶猛然脱离了
高高的枝头，像纸鸢一样飘飞在半空；
没有几个路人仍然保持着从容，人们
慌急忙乱地迈开大步或者奔跑着。少
顷，携雷电之势，雨渐骤，渐猛，倾盆而
下。在狂风中，雨水兴波作浪，一浪又
一浪地在街道、屋顶上汹涌翻腾，就像

农历八月十八前后奔涌而来的“海宁
潮”，喷珠溅玉。痛痛快快下过一气，瞬
间，雨停了，风住了，云高天阔，一虹悬
于中天，分外的流光溢彩。

我无数次地站在窗前看夏天的
雨，每一次都会看得热血沸腾。我觉得，
春雨有着戴望舒笔下丁香一样结着愁怨
的姑娘那样风情婉约，而夏天的雨，则是
郭沫若先生早期的诗作，激越，铿锵，充
满“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豪情和气概！

秋雨却似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子，
那淅淅沥沥，那“梧桐更兼细雨”的点
点滴滴，宛如天空深藏已久的心思，终
于迎来一场铺天盖地的绵绵倾诉！

在朦朦胧胧的雨色里，一切景致
都像浸润在水墨的意境中，美不可言。
用笔最重的当然要数一线远山，那青
黛酽浓的样子，就像怎么化都化不开
的一团浓墨；村子里的白墙黑瓦隐隐
约约，是飘浮在那一缕乡愁里的依稀
的故乡；动车在茫茫原野上奔驰，仿佛
是一条矫健的大白鲸在混沌的大海深
处游窜；城市的大厦、高楼积木般地错
落，从窗户泄漏出来的灯光熠熠闪亮，
童话得让人欣喜；雨中的伞，是这幅墨
色的画作中最鲜亮的部分了，五颜六
色的，在背街小巷，在人行道上开放、
流动，像一条蜿蜒的缤纷的河流，像一
个迷离的璀璨的梦境……

一场秋雨一场寒。在一阵连着一
阵的霏霏秋雨之中，枫叶红了，杏叶红
了，梅花也举起了红红的点点花蕾。在
这样一个霜色流丹的季节里，最使我
心驰神往的，是“竹斋眠听雨，梦里长
青苔”，灵魂因之安详而宁静。

雨，是大自然给予所有生命的深
情布施和关爱。下雨，是自然界最具公
益性的盛典之一！

雨，可看。看它在大地这个舞台上
千姿百变的演绎，看它的潇洒、浪漫，
看它的浅喜和深爱，看它在岁月烟尘
中的散尽和复来。

雨，可听。那是天籁，是时空的私
语，是素净至极的音符。正如佛家的
禅，是不需要言语的，聆听雨声，所有
的牵牵念念也便穿过红尘，温软了一
怀的清净恬淡。

雨，可承受。在雨中默默伫立，让
雨拥抱，让雨覆盖，让雨淋漓尽致地润
湿灵魂，是自我放逐，是独自斟酌人间
的清欢，圣洁而美好！

我沉湎每一个下雨的日子。因为
有雨，我心入定。

雨

杨晓敏

小小说《哑巴》采用传统的
叙事结构，以人物的成长历程为
线，择取人物生活中几件典型事
件，将哑巴哥哥这个人物形象刻
画得朴素动人。作品在语言上无
华词丽句和豪情壮语，结构上亦
无奇崛跌宕，通篇读来似深水静
流，波澜不惊，实则有可感的潜
流涌动。娓娓道来的家常故事，
真诚而深情的叙述，与哑巴这个
底层小人物的身份契合紧密，情
景交融，一步步将人物的悲剧命
运与内在情感推向高潮，最终让
哑巴哥哥这个人物形象直抵人
心。

“小哑巴是个聪明、漂亮的
男孩。两岁时，一场高烧阻断了
他的言语之路。”小小说开篇简

洁明了，为哑巴一生的命运走向
奠定了一个沉重的基调。通篇以
人物的成长历程为主线，在素材
的选择与剪裁上，尤显作者的匠
心。哑巴原本有机会改变自己的
命运，但出于对弟弟的爱，让他
在人生的关键路口，选择了成全
弟弟委屈自己。童年时候对弟弟
竭尽呵护，像一位守护神守护着
弟弟，青年时放弃唾手可得的婚
姻以挽救弟弟的生命，壮年时像
一头老牛负荷起家庭的重担，供
弟弟安心读书，老了又把弟弟及
弟弟的后代放在心上，最终为抢
救全家照片而丧生火海……哑巴
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亲情的
承诺与诠释，让人动容。

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离不
开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人物形象
的塑造，离不开真诚而动人的细

节刻画。譬如写哑巴送患胃病的
弟弟去县城治病，作家写道：

“他爹摇船，他在岸上拉纤。粗
粗的纤绳深深勒进他的肩膀。他
大汗淋漓，他觉得，弟弟的命就
悬在那根绳上。”哥哥的焦灼与
深情，通过深深勒进肩膀的纤绳
跃然纸上。“哑巴最快乐的时刻
就是坐在门前陪母亲晒着太阳，
看弟弟一家或弟弟在各种各样的
国旗下的照片。他还拿给别人
看，满脸的得意、骄傲。”这一
精彩细节，会在瞬间产生一种通
感，会从内心深处，触动着读者
的细微神经。《哑巴》中哥哥对
弟弟的大爱深情，哑巴这一人物
形象的塑造，正是通过这样的细
节而深入人心的。

文学创作需要调动多种写作
技巧与手段，并能娴熟使用，才

能在创作中胸有成竹，得心应
手。文学创作同样离不开对人物
情感的细腻描绘，以及精神世界
的深度开掘，借助生活真实的平
台，作家的思想情感、智慧与想
象力，才会有所寄托，才能赋予
作品丰富的内涵，使其笔下摇曳
生姿。按一般的创作规律而言，
技巧与手段属写作的基本功，看
似繁难，却也是可望而可即的。
而写作者最终比拼的既有艺术水
准的一面，更有作家升华的人格
与境界。

小小说《哑巴》叙述工稳，
文笔流畅，于朴素之中见真淳。
深情的书写，来自作家对笔下人
物的悲悯之心，彰显出潜移默化
的力量和大情怀。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河
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微型小说
学会副会长）

真诚而深情的书写

编者按：
近日，中国微型小说学会联合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主办的第三届世界华文微

型小说大赛经过初选、复审，在终评委主任叶辛，终评委蒋子龙、孙颙、郦国义、江
曾培、【泰国】 司马攻、【新加坡】 希尼尔的评审、投票，并公示后，获奖作品已经公
布。我市作家赵淑萍《哑巴》获二等奖。

赵淑萍，作家，文艺评论家，现供职于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宁波市作协评论创委
会副主任，海曙区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于 《文艺报》《中国校园文学》《中国教育
报》《小说界》等二十多种报纸杂志。有作品入选《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中外经
典微型小说大系》《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多种选刊、选本。多次在全国微
型小说大赛中获奖，已出版散文集《自然之声》《坐看云起》，小小说集《永远的紫茉
莉》，与人合著报告文学《东风蝴蝶》。有多篇散文、小小说被选为各地中学语文考试
阅读题。今刊发赵淑萍的两篇小小说，以郷读者。

蒋静波

还记得儿时的一个春日，母亲从
山里带回一包或红或黄的树叶，倒在
米筛上挑拣着。我想抓一把去玩，被她
制止了，母亲神秘地对我说，她要用树
叶变一个戏法出来。嘿，树叶能变出什
么戏法来，难道还可以当菜吃、当饭
咽？我旋即跑出去玩了。不久，我家的
厨房里飘出阵阵芳香，那可不是一般
的香哟，是一种从未闻到过的浓浓的
草木香，直钻鼻腔。难道这是树叶之
香？我急急冲进家门想看个究竟，见母
亲正在灶间烧饭，那香味正是从锅里
飘出来的。我再也不移半步，想看看树
叶究竟变出什么戏法来。好不容易等
到开饭，母亲一掀锅盖，我往里一瞧：
是一锅黑不溜秋的米饭！正疑惑间，饭
已上桌。见那洁白瓷碗里的乌黑的米
饭，粒粒晶莹剔透，我捧着碗闻了又
闻，香得连鼻子快要掉下来了。母亲笑
我这番模样好比小黄狗第一次见到肉
骨头。那一餐，我只稀罕捧在手中的这
碗乌米饭，一口气吃了两大碗，竟冷落
了难得一见的红烧肉。

每年农历四月，江南一带自古有
吃乌米饭的传统习俗。乌米饭，顾名思
义是黑色的米饭。将米饭染成黑色的
是一种叫南烛叶的叶汁。南烛叶又叫南
烛、乌饭树，古称染菽，为杜鹃花科多年
生被子植物，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古书
载，南烛叶有补益脾肾、止咳安神、明目
乌发的功效，适宜体质衰弱者食疗调补。
它的果实南烛子，又称乌饭子，秋季成
熟，是孩子们钟爱的野果。

在江南，漫山遍野都舒展着南烛
叶的身姿。南烛叶一般高及半腰至一
人，叶呈椭圆形或卵形，叶端尖细，闪
着革质的光泽。春日的阳光照耀着斜
斜的山坡，和煦的微风吹过，南烛叶纷
纷抽出嫩芽。最嫩的叶芽呈深红色，其
次是淡红、黄绿、嫩绿、翠绿，片片鲜嫩
油亮。刚抽嫩叶时，嫩枝也呈深红。轻
轻一摘，深红、淡红的叶芽偕同嫩枝一
同落入手中。上山摘南烛叶的多是成
年人，他们一般不让孩子们来采，怕孩
子们不小心误采其他树叶。

做乌米饭是件细致活，方法有两
种。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不妨将洗净的
叶芽置于容器内捣碎，捣出的叶汁呈
褐色，像煎熬而成的中药汤水，稠稠
的，香香的。将叶汁倒入淘洗过沥干的
糯米中浸泡半天至两天，蒸出来的米
饭粒粒乌黑饱满，香润肺腑。如果想少
费时，就将叶芽放入清水中煮沸后，改
用文火煮半小时左右，待汤水成褐红
色，滤去叶渣，将适量的汤水倒入盛有
糯米的锅中煮。

显然，用第二种方法煮成的乌米
饭在色香上稍逊于第一种方法，但操
作相对简便。我家多采用此法。即便如
此，在烧煮过程中，也会引得路人频频
相问：这么香，是煮乌米饭吧？饭熟后，
掀开锅盖，呵！一股热腾腾的蒸气挟裹
着郁郁的芳香，让人陶醉不已。煮一锅
乌米饭，叶芽多寡并无标准定量，叶芽
多，色愈浓，味愈香，一般三四口之家，
需要二三斤叶芽。

乌米饭并非单指用南烛叶做成的
米饭，其实也可以是用其叶做成的其
他美食。南烛叶的叶汁是绝好的食品
染剂，许多食品浸入其汁，皆可成为别
有风味的佳食美肴。如宋美龄最爱吃
的一道菜“赛熊掌”，是乳白色的清汤
炖黑色的“熊掌”，此“熊掌”并非真熊
掌，它是用南烛叶的叶汁浸过的猪爪。
家乡的山里人做麻糍，也喜欢在食材
中拌入南烛叶的叶汁，成为黑麻糍。其
他还有粽子、饺子、面条、寿司、花生
……这些美食经南烛叶的叶汁浸染
后，乌黑如墨，清香扑鼻，别具风味。想
起前几年开始流行的南烛叶洗发水，
大概也受此启发，得到想拥有一头乌
发人士的欢迎吧。

乌米饭，承载着一种浓得化不开
的乡愁。前几年，苏州办起了乌米饭
节，撩拨起大批游子的思乡之情。听说
有些地方开发出的乌米饭产业还相当
红火。前几日，久居国外的表妹，连发
几条微信相问，乌米饭可以吃了么？我
爬上家门口的乌鸦山，南烛叶已悄悄
抽出了深红的嫩芽。亲爱的，春天来
了，快回来吃一碗馨香的乌米饭吧，还
有那软糯的黑麻糍。

乌米饭滋味长

赵淑萍

小哑巴是个聪明、漂亮的男
孩。两岁时，一场高烧阻断了他的
言语之路。六岁时，他娘生下一个
小弟弟，小哑巴乐得又蹦又跳。常
常是他娘抱着婴孩，他拽着娘的
衣角，一手替她拎着包或提着篮。
如果，看到一些大人来逗他弟弟，
面容和善的，他也跟着在旁憨笑；
有的故意装出凶神恶煞的样子，
小哑巴信以为真，就握紧了小拳
头，一副要跟那人拼命的架势。

弟弟渐渐会走了。小哑巴守
着弟弟，寸步不离。弟弟摔跤了，
他把他扶起来，用手抹去弟弟眼
角的泪水。冬天，他用自己的手焐
暖弟弟的手；夏天，他给弟弟打
扇、赶蚊子。娘在旁边轻轻地叹
息：他这样照顾弟弟，以后，不知
道谁来照顾他呢？

弟弟上学了。虽说那个年代
的孩子没那么娇贵，不用大人接
送，可小哑巴俨然是个小家长，放
学时经常在门口等弟弟。有时候，
他还用收集鹅毛、火柴盒等换来
的零钱给弟弟买上一串糖葫芦。

“哥，你怎么不吃糖葫芦？”弟弟
问。他就打手势告诉弟弟他不爱
吃甜的。

弟弟从小能说会道，什么东
西一学就会。学了拼音，在农村小
学，他的普通话发音一点也不受
那些民办老师的影响，出奇的准。
上初中了，英语发音也很好。弟弟

告诉哥哥，英语是种优美的有节
奏的语言。哑巴口不能言，就连连
点头并竖起大拇指。虽然自己没
上过学，他多么希望弟弟拔尖啊。
他在队里挣工分赚钱，所有的钱
都交给家里。娘给他的零钱他也
不用，给弟弟买书。后来，弟弟去
几十里外的镇上念高中，哑巴就
像生命中少了一样最重要的东
西。每到星期六，他早早地立在村
头的路上等弟弟回来。难得见面，
兄弟俩在一起就形影不离。星期
天，天气晴朗，哑巴在自留地里干
活。弟弟则坐在田垄上看书、背单
词。哑巴累了，有时就在田垄上躺
一会儿，望着蓝天白云，他多想弟
弟是一只大鸟，在蓝天上飞呀飞，
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后来，运动
开始了，学生们都不念书了，每天
疯跑、打斗。弟弟跑回家，哥俩又
能朝夕相伴了。弟弟看书，哑巴就
在旁给他放风，只要有人来，他就
飞也似地把弟弟手中的书夺下
来，藏起来。有一次，弟弟单词正
背得起劲，一个“小造反派”破门
而入，看到了那本英语书，就要缴
去。哑巴操起一把菜刀，目露凶

光，一副鱼死网破的样子，结果那
个人悻悻地走了。哑巴还用手比
画“不准说出去，否则有你好看。”

哑巴该娶媳妇了。家里早就
为他攒下一笔钱。村西的一户人
家很穷，等钱急用，只要彩礼送
去，就把人送来。可在这个节骨眼
上，弟弟犯病了，胃疼，疼得满地
滚，有人暗地里说那可能是胃癌。
哑巴去大队借了一只船，把弟弟
送往县城医治。他爹摇船，他在岸
上拉纤。粗粗的纤绳深深勒进他
的肩膀。他大汗淋漓，他觉得，弟
弟的命就悬在那根绳上。天空中
有一群群鸟叫着飞过。他没有抬
头，“弟弟是一只鸟，一定会飞得
很高很远，他不会死的。”哑巴想
着，身上又加了劲。到了县城，弟
弟住进了医院，哑巴则每天去码
头做装卸工赚钱。弟弟查出来不
是胃癌，医治了一阵回来了。哑巴
娶媳妇的钱也就用掉了，那婚事
当然是没有指望了。

“文革”结束恢复了高考。弟
弟考上了名牌大学。哑巴每天乐
呵呵的，走路也轻快。可不久他们
的爹去世了。从此，哑巴成了家里

的顶梁柱。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干
活，每月给弟弟寄生活费。弟弟很
争气，读了研究生然后又留校教
英语。

弟弟结婚后，就再也不让哑
巴寄钱了。后来，是弟弟把钱往家
里寄。弟弟寄的钱越来越多。哑巴
觉得自己好像下岗了，有些失落。
但哑巴又为弟弟高兴。弟弟是知
名教授了。弟弟经常去外国，不时
会寄照片来。哑巴最快乐的时刻
就是坐在门前陪母亲晒着太阳，
看弟弟一家或弟弟在各种各样国
旗下的照片。他还拿给别人看，满
脸的得意、骄傲。弟弟寄的钱，哑
巴从来不用。娘病逝前，他用这些
钱给她买了一块墓地。这也许是
哑巴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迷信行
为，他买墓地前找了个风水先生
去看，他用手比画着，意思是墓地
的风水必须荫及子孙。

哑巴是在一场大火中丧生
的。他的侄子去美国留学的那
天，他喝了酒，醉倒了。灶间灰
堆里有几星火燃起来了。他被火
烧醒，本能地跑了出来。但他又
转回屋里，去抢那只小箱子，箱
子里放着他们家所有的照片。当
他再次出来时，一根椽子掉下，
砸在了他头上…….

弟弟每年都带着侄子给他上
坟，在坟前烧大叠大叠的照片，弟
弟还烧他著的书……

“哥，这些书，你一定能看懂
的。”弟弟一边烧，一边说。

哑 巴

赵淑萍

郑店王来了兴致,今天去姚
城,打算去看一场戏。

天蒙蒙亮,他就出发了。他穿
了双半旧不新的草鞋,兜里塞了一
双布鞋两只馒头。出门前,特意经
过儿子的房门口,顺手一推,这小子
睡觉居然又没闩门。房里一股酒
气,鼾声打得像响雷。“孽障,真是前
世作孽,出了这个败家子儿。”郑店
王长叹一声,步子沉沉地上了路。

“郑店王,出门办事?”路上的
人半是招呼半是讨好。郑店王说:

“姚城今日有滩簧班子,我去看
看。”对方说:“你舍得跑那么远的
路去看一场戏?”郑店王顾自走
去,脚步轻盈起来。

“死老抠,家里那么长的一溜
店,还穿着破草鞋装穷。”招呼的人
冲着他走远了的背影咒上一句。

出了竹岙村,郑店王的脸渐
渐舒展开来,嘴里还哼起几句跑
调的滩簧。他似乎想见戏场子里
敲锣打鼓,生旦们齐齐地等着他
到场呢。他没别的嗜好,就是恋着
戏。到了横河镇上,几顶客轿闲置
在路边,轿夫们一见是他,生意也
懒得兜。打他们做生意起,这土财
主就没坐过轿子。哪一天他坐了,
除非是他又娶亲了。可郑店王正
常着呢,离开横河,想着自己不坐
轿,等于又多了一笔进账,他心里
乐滋滋的。

郑店王穿了一身做客的衣

服,他不想让城里人看不起他,似
乎,看戏就得有相称的服装。他跑
这么远去看戏,可他从来没在竹
岙村大大方方地看过戏。每年有
草台班子在乡村巡回演出,每个
地方的乡绅、财主、富农总归得出
点钱,请村里人看几场戏。这于
他,简直是割他的肉要他的命。每
当这时候,他总是借故东藏西躲。
开戏了,锣鼓一响,他坐立不安,就
像有无数条小虫在咬他的内脏,
但他又不敢露面。他知道,出了钱
的族长太公、王财主等就坐在台
前的一排好位置,抽着旱烟嗑着
瓜子洋洋得意。他也怕村里人看
见他,讽刺他只进不出。只有夜里
戏演到后半场的时候,他才把那
顶旧旧的绍兴毡帽往下一拉,鬼
鬼祟祟地向戏台走去。今天,姚城
有戏,他可以痛痛快快地看了。他
一进城,见无人注意,就悄悄换下
草鞋,拿出崭新的布鞋套上,气派
地往戏场走。

戏是白看的,姚城的戏班到
底比村里的要好些。那个唱花旦
的娘们还真俊俏,像一枝杏花一
样水灵。上午的戏等他去时就结

束了,他很不甘心。中午,吃了两
个冷馒头,在树荫下等。下午倒是
完整地看了一场。傍晚,他狠狠心
买了一碗凉粉和一包豆酥糖,嘴
里眼里都不停地“吃”,那心也忙得
蹿上台子。夜里八点光景,他恋恋
不舍地离开戏场,满脑子还都是戏
里的人在走在唱。想想住旅馆得花
一笔冤枉钱,倒不如赶夜路来得凉
爽,他又换上了草鞋。

月亮躲到乌云里,他高一脚低
一脚,刚走出城不远,后面隐隐有亮
光,原来是顶客轿上来了。渐渐地,
亮光映出他贴着地的影子,影子如
航船,直往前奔,等到身影缩回脚
下,客轿超过了他。“今天尽是好运
气,有轿子上的灯笼照路。”他想。

他前边,灯笼照出亮晃晃的
路,再远就朦胧了。眼见到了岔路
口,那客轿拐进了他要走的那条
路,那是通向横河的路。他乐了,
心里喊:“老天保佑,这轿正和我
同路。”今天这日子择得好,不仅
看了戏还借了光。

客轿一进横河镇,他揣摸,坐
轿的人必定在这里下轿,谁能这
么阔雇客轿?肯定是镇上的阔佬。

那么,黑灯瞎火的,竹岙村的路就
难走了,仿佛即将双眼被人蒙起
黑布,他心里畏惧起来。

可是,客轿居然没有停下来
的迹象，仍执著前行,穿过街路,
转入了他熟悉的土路,那条路正
通往竹岙村。这么巧,就像事先约
定的一样。

灯笼照得土路清清楚楚。他
琢磨,客轿里坐的是谁?村里,还有
谁实力能跟他相比?要不,就是姚
城的富商来村里走亲戚?赶夜路,
一定有要紧的事儿。他的心亮堂
堂的,想,这是吉兆。

不知不觉,客轿进了村。该各
投门户了,可是,那客轿仿佛要照
顾到底,径直往他要去的方向走。

不出一会儿,客轿竟然停在
他家的院门前,他脑子搜了个遍,
也没有姚城的亲戚。只见轿子里
走出一个熟悉的人影。

郑店王赶上前。儿子怔了一下,
说:“爹,这么晚了,你还刚打烊呀?”

郑店王指着儿子,气得不行,
挥舞着手说:“你这败家子,我穿
着草鞋赶路,你乘着客轿摆阔,我
辛辛苦苦攒钱,还不叫你给败光
了?你去姚城做什么?”

儿子吞吞吐吐地说:“解解闷。”
郑店王撵着儿子打。妻子推

开门出来护儿子。
郑店王愤愤地说:“坐吃山

空,败家子,他倒想得开。”
那个晚上,郑店王家的院子,

成了戏场。

客 轿

赵淑萍近影赵淑萍近影 （（应佩佩应佩佩 摄摄））


